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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女求婚记

文辕却三

员

迦罗，来自阿修界的巫女，隐居在欧洲一个开满鲜花的

小镇，终年一袭黑衣，沉默寡言。

她的家，是一片向日葵花海，她使用了持久白巫术，使向

日葵终年花开不败。向日葵花随着太阳转动着美丽的头，远

远望去，连天都染成了金色，如热闹非凡的神界殿堂。

花海中，她搭了个小小的木楼，木楼没有楼梯，只有一扇

巨大的窗，面向阿修界的方向———北方。木楼上面有个高高

的烟囱，笔直地通向苍穹，经常会有调皮的星星爬进来与她

做伴。木楼全部漆成黑色，如沉默的叹号，在苍茫夜色中让

人肝肠寸断。小小的阁楼也有扇朝北的窗，她日日伫立在窗

前孤独远望，看星落星起，无比茫然。

她在镇上是个异类，人们避之不及，生怕与那幽深的黑

眸对上。她没有邀请过任何人，镇上的人也从不会邀请她，

巫界和人界虽然并非仇敌，却不可能有任何交集。人们畏惧

巫的能力，曾一度视巫为心腹大患，想尽办法捉来烧死。巫

界本就有许多混水摸鱼之辈，做下那人神共愤的勾当，因此

巫界一贯忍让，不去挑起与人界的争端。如果不是恺撒的强

制命令，他们也许会因为畏惧而把她驱逐或者烧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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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迦罗离开阿修界那年，恺撒联合神界和魔界的王，给

人界下了强制命令，即使是做了坏事的巫也要由巫界或者神

界、魔界处理，只要人界烧死一个巫，巫界将采取严厉的报复

手段，让人界从此灭亡。

日以继夜，她徘徊又徘徊，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，

心底那隐隐的期待又是什么。在热闹的向日葵中，她的叹

息，悠长而哀伤。

圆

在北极星闪耀的地方，就是阿修界，阿修界是众巫的乐

园，那里的王是恺撒，是众巫膜拜的巫王，他拥有无与伦比的

超级巫术，也拥有非凡的才能，他掌管巫界的所有事务，把巫

界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巫界在他接管后崛起于四界之中，连神

界和魔界都要甘拜下风。

迦罗只是他统治下的一个小女巫，和其他甘于平凡，碌

碌无为的小女巫不同，她美丽善良，聪明勤奋，柔弱而坚强，

通过不懈的努力学会并精通了所有的白巫术，成为巫界的传

奇。

如果说还有什么是她不能解决的，那就是爱情，对它，她

无能为力。

那一年，她因为出色的表现受到恺撒的召唤，在接见时，

他对这个外表柔弱美丽的女子一见钟情，让她做他的情人。

她欣喜若狂，只有她知道，这就是她努力多年的目标，当她还

是个初级女巫的时候，因为恺撒一个温暖的笑容，她已经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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疯般爱上了这个英俊的巫王，立志要永远陪伴他。

她以为梦寐以求的幸福就在眼前，她没想到，当她和恺

撒度过了许多快乐甜蜜的日子后，恺撒仍然接受了神界的礼

物———美丽的潘多拉女神。

她断然和他决裂，孑然一身离开阿修界，经过多年的漂

泊，终于在这个宁静的地方隐居下来。

为了排遣寂寞，她不顾人们的威胁，用大把向日葵花籽

换来了一个女孩，并教她读书绘画，下国王棋弹竖琴，除了巫

术，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教过她一遍。女孩长大时，

迦罗把迷路的辎罗国王子引入这个向日葵花海，在那小小的

阁楼里，女孩得到了他的爱情。

巫王恺撒不知从何得知这个消息，派特使赶来，许下辎

罗国五十年不再有战乱、灾荒和瘟疫，作为送给新人的贺礼。

迦罗终于明白，原来她的王仍是关心她爱着她的。只是

这爱，她永远无法碰触，也永远感受不到它的温暖。

年复一年的等待，迦罗终于死心。她想，也许在另外的

地方，她可以找到一个药方，医治这颗因寂寞而苍老的心。

迦罗翻开世界的历史画卷，发现了一个叫中国的地方。

那里有很多深情的王，有的为了让爱人展颜而用烽火戏诸

侯，有的为了爱人的病连臣子的心都挖出来做药引，有的为

了陪伴爱人连国家都亡掉了，还有一个叫李隆基的皇帝，竟

和自己的爱人在长生殿上许下盟誓。

她让一个顽皮的星星送信，从阿修界叫来她唯一的挚友

迦蓝。她问迦蓝，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忘记王，然后开始另

外一种生活。

迦蓝和她一起学习巫术，她看着她和王热烈地相爱，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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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他们争吵，看着她的自我放逐，看着她夜夜长叹，脸色日益

苍白。

两人翻了很多巫书后，终于发现一种方法，那是记载在

几千年以前的古巫书上，却从来没有人试过，因为这个过程

太痛苦。

迦蓝看见她眼底坚决的光芒，抚着她的黑发，强忍着心

头的疼痛，轻柔地说：“不论怎样，我总是会支持你帮助你

的。”

迦罗仍然沉浸在发现新生活的喜悦之中，黑眸中有着许

久未见的耀眼光芒，她微笑着说：“如果我可以忘记这不堪

的过去，请把我送到中国，在那里，我想我可以遇见一个真正

深情的人。”

古巫书上记载，在世界的最北端有条叫做忘的河流，它

的水有让人遗忘的作用，但要用河水洗濯千年，而那河水，积

结了几万年世间的悲苦，是世界上最冷的水，那种冷，是透骨

的刀割般的冷，是可以穿透心脏的让人生无可恋的痛与伤。

当迦蓝用她如星的眸悲伤地注视着迦罗时，迦罗对她

说：“蓝，别担心，我不怕痛，只是世界上有种东西比身体的

疼痛更让人疯狂，那就是心死。”

她们先去海上的人鱼族那里，他们有颗叫“海心”的珍

珠，含着它，就可以在水里像鱼一样自由呼吸。人鱼族的族

长，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听说迦罗要借他们的“海心”，问

迦罗为什么，迦罗把自己和王的故事源源本本告诉她，并说

出自己对未来的向往。听完她的故事，老奶奶脸上的珍珠断

线般坠落，良久，她幽幽叹着气：“如果我那美丽的小女儿能

像你这样一心忘记该多好，她怎会那样死心眼呢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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迦罗无法安慰她，老奶奶把“海心”郑重地交到她手心，

噙着泪说：“孩子，希望你能幸福！”

迦罗褪去衣裳，任凛冽的风割着她的身体，径直走入水

中，那冰冷的温度引得她一阵颤栗。她听到迦蓝在身后哭

泣，却没有回头，她把泪洒入水中，向着王所在的北方，说了

最后一句：“别了，我的王。”

她在水底沉睡了千年。

梦中，她似乎听到地壳在颤抖，海水卷起巨浪，呼啸着拍

打着岸边，总有个声音在她耳边呼唤：“你怎么可以忘记我

⋯⋯”

猿

从一个长长的梦中醒来，迦罗披着长发，回到岸上，迦蓝

朝她狂奔过来，远远就伸出双臂，把她紧紧拥于怀中，她的

泪，湿透了她的肩膀。

迦罗贪恋着她温暖的怀抱，等她哭累了停下来，才以无

比清澈的目光看着她，微笑着问：“请问你是谁？”

迦蓝惊呆了，似乎不敢相信她刚刚说了这样的话，她的

泪又涌出来，说：“你记住，我是迦蓝，是你唯一的朋友，我以

后会慢慢告诉你这一切的。”

迦蓝没有告诉她一切，因为那是她极力想遗忘的，她不

忍心再提醒她。最后迦罗只知道，她是迦罗，以前非常向往

中国那些王的深情，将被她的朋友迦蓝送去中国。此时的中

国，已经是公元二十一世纪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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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说迦罗一直羡慕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，想带迦罗去

看看他们曾生活过的地方。

一个灰蒙蒙的冬日早晨，她们来到了西安。

在两个高高的鼓楼中间的酒店住下，迦蓝和迦罗打扮得

和中国人一样，她们丢掉了那长长的黑袍，穿着对襟的红棉

袄，她们的长发和浓墨一般的眼睛让路人纷纷侧目。

住下来的当晚，迦蓝出去了一趟，回来时她神色张惶，

说：“迦罗，对不起，我有事要走了，我已经拜托了别人来照

顾你，你在这里好好玩，我以后再来找你。”

说完，她匆匆离开，把迦罗孤单地留在酒店。

源

第二天一早，迦罗躺在床上看《诗经》，因为对中国的历

史文化很好奇，她买了许多古代的书籍。她看得正入神，门

铃突然响起，她开门一看，外面站着一个黑发黑眸的男子，他

看见迦罗，眼中陡然发亮，说：“请问你是不是迦罗小姐？我

是叶凯，你的朋友迦蓝要我照顾你。我对这里很熟，可以带

你四处看看。”

他们先去的是一个叫华清池的地方。路上，迦罗和他说

起她听说的那些美丽爱情故事，他沉吟半晌，无奈地叹息着：

“你就为这个来到这里？”

看到她茫然的表情，他苦笑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看的那

些只是后人美化的结果，真正的故事其实都很不堪，那皇帝

为了活命把自己的女人逼死在马嵬坡。迦罗，你到底看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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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什么可笑的故事？”

叶凯介绍说华清池是李隆基和杨玉环洗浴的地方。进

了门，有个白色的杨玉环雕像立在一个水池中央，那女子亭

亭玉立，真有几分绝代佳人的模样，迦罗坐在莲池边，默默凝

视着她，突然想问问她，如果事实真是叶凯说的那样，她可有

悔。

女子沉默地看着迦罗，笑意盎然，一阵冷风舞起池旁的

垂柳，她的倒影在水面散成层层白色的水上莲花，这一刻，迦

罗似乎听到他们的欢笑，从久远的地方传来，竟不觉痴了。

那欢笑声中明明有她如兰的气息，在迦罗耳边低低倾

诉：“只要深爱过，即使为之奉上生命，我亦不悔！”

又一阵风吹来，把她如兰的气息带走。迦罗浑身直哆

嗦，从河里上来后，她的意识时常停留在那里，总觉得全身都

在冰冷的水中，冷得连骨头都有刀割般的痛。

一件温暖的大衣披到了她身上，她回过神来，发现叶凯

眼中有种莫名的情绪，他为她把衣服捂紧，微笑着说：“这里

冷，我们到前面走走。”

走到宫殿里面，迦罗不由得发出惊叹：“这个池子好

大！”

叶凯笑了笑，“他是皇帝，天下的东西都是他的，自然懂

得享受！”他在迦罗耳边又加了句，“包括美女，杨玉环原本

是他儿媳，嘿嘿⋯⋯”

迦罗笑起来，“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乐，且以

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”

闻言，叶凯脸上顿时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
转遍了华清池每个角落，他们回到酒店。休息一会，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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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带迦罗去前面一个小吃街吃东西，这里好吃的东西太多

了，迦罗一种种尝着，很快就饱了。

晚上他没有走，他把迦罗紧紧抱着，用他的体温温暖着

她冰冷的身体，她睡了有生以来最香甜的一觉。

在他的怀里醒来，她发现他的脸就在自己头顶，他睡得

正熟，刚才还似乎做了一个噩梦，眉头皱得好紧。她微笑着

轻轻抚过他的浓眉、高高的鼻梁、饱满的唇，心中有股暖流遍

布全身，好像，这就叫幸福。

他醒来，似乎仍在梦中流连，眯着眼睛盯着她的脸。当

看到那笑意盎然的黑眸，他猛然醒过来，手臂如箍，把她抱得

更紧，好像怕她马上就会消失不见。她的额头碰到他冒出来

的胡碴，感觉麻麻痒痒的，刚想伸手去挡，他把她的手捉住，

在下巴慢慢摩擦，轻笑出声。

她深深看着他的眼睛，问他：“你是不是个深情的人，你

可不可以娶我，我们像这样一辈子在一起？”

他眼中的温度陡然下降，沉声道：“我有一个爱人⋯⋯

我很爱她，但是她已经忘了我，去寻找一种奇怪的感情。我

问过很多人，这种感情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她可以忍受那样

的痛苦忘记一切。人们回答我，这种感情是两情相悦，不离

不弃，生死相许，是信任和勇气，是原谅和不悔⋯⋯”

他的手抚摩着她的眼睛，轻叹道：“我要等她记起我，然

后告诉她，我终于明白了她的心，请她原谅我。”

原来如此，迦罗叹了口气，深深被他感动了。这样好的

男人竟然心中已经住了人，真是遗憾！她突然想起来，既然

他的那位已经把他忘记了，那她岂不是可以趁机把他拐来做

她的⋯⋯嘿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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缘

第二天，他说要带她去秦始皇的陵墓看看。

迦罗很惊奇，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竟然有这样的能工巧

匠。那些兵马俑个个栩栩如生，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各异，连

马车都具备了各种功能。他带着迦罗一个一个展室参观，她

啧啧称叹，简直不想离开。

最后，他们到了秦始皇陵的最高处，极目远眺，平原的景

色一览无遗。看到山上风大，他把大衣裹到了迦罗身上，她

心头十分温暖，倚着他笑道：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

修能，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你看看那个叫屈原

的把我写得这么好，你就娶了我吧，你肯定不会后悔的！”

他脸上又是那种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
晚上回来，他仍同昨晚那样，让迦罗把衣服穿得暖暖的，

然后把她抱在怀中睡。

迦罗抬头问他：“这位官人，可称柳下惠乎？”

他脸上还是那哭笑不得的表情，叹道：“你都看了些什

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⋯⋯”他深深吻住她的唇，她把他的衣

服偷偷解开，于是，一夜风光旖旎。

在她攀升到快乐的颠峰时，她突然有种奇特的熟悉感，

仿佛他们已相识千年万年，甚至曾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。

她只觉得心安。

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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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来已经快到中午了，迦罗贪婪地闻着他的鼻息，不知

不觉中他已睁开眼睛，轻轻揪住她的鼻子，两人在被中赤裸

着紧紧相拥，迦罗在他耳边嬉笑道：“相公，今日如何安排，

妾身该起身梳洗一下才是。”

他哈哈大笑，把头埋在她长长的乌发中深深呼吸。

他们慢慢在街上散步，他紧紧牵着她的手，害怕人流把

他们冲散。他们看过城里的大雁塔和小雁塔，便在城中随意

逛，他似乎永远精力充沛的样子，边走边和她讲故事，她走累

了，他便停下来找个地方坐一坐。他的手和她的手，这一路

上，一直没有松开过。

回来时，看着夕阳在天边留下淡淡的红色光晕，迦罗拉

着他，指给他看路边一对互相搀扶着的白发夫妻，对他说：

“这是叶家少年足风流，妾拟将身嫁与，不惧羞，只盼能携

手，到白头。你就娶了我算了吧。”

他微笑着把她拥进怀中，看着那抹艳丽夕阳，轻叹道：

“我想，我是不是错了？记不记得有什么关系呢，我能守候

着今天的幸福不就可以了吗？”他低头看着她的眼睛，“如果

跟我在一起，以后可能都没有安定的生活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迦罗用最灿烂的笑容回答他。

他们游历到辽阔的草原举行了婚礼，天地为见证，而他

们的客人只有一个，迦蓝。

迦蓝看见叶凯，神色张惶，竟想朝他跪下去。他脸色一

凛，迦蓝的身势生生顿在半途。迦罗望着他们的举动，觉得

有点莫名其妙。

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埃及，迦蓝赶来看迦罗，她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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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哄着孩子的他，脸上是莫名的感动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迦蓝偷偷对她说，“我们的巫王恺撒听说

你到了那遗忘的河流，他狂怒中把地壳都震动了，还在海上

掀起巨浪，造成了无尽的灾难，神界之王和魔界之王联合起

来与他战斗，把他打败贬入尘世，罚他永世不得安居停留。

你知道吗，他原来是真的这样爱你！”

迦罗笑了，她记得的，在那千年的梦里，有个声音每天都

在跟她说：“你怎么可以忘记我⋯⋯”

这个声音一直萦绕在她耳边，缠绕在她心头，直到⋯⋯

她遇见这个黑发黑眸的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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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回错失已久的爱

文辕曳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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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

庄子畅万万没有想到，失踪两年的姚君楚竟然回来了。

两年内，她行踪不明，偶尔打个电话报平安亦不透露踪

迹，不留下任何联络方式。他原以为，全世界都成了她的藏

身之所，她大概不可能再回厦门。

他开车去接奶奶。

老人家下午刚接到消息，晚上便坚持要去看望她。他拗

不过固执的奶奶，硬着头皮答应。一路上，他都认为今晚的

见面将是他人生中最尴尬的时刻。

果然，姚君楚自顾自礼貌地招呼奶奶，目光却一秒钟也

未停留在他身上，权当他是透明的。

一阵寒暄过后，各人坐定，气氛僵持起来。在场的包括

姚君楚的母亲沈绣珍。

“君楚，你能回来再好不过。”奶奶曾以为，心目中的准

孙媳妇怕是跟自己一辈子无缘了。

姚君楚微笑，缓缓地道：“走得再远终究要回来，放心不

下父、母亲。”

她伸出手握住身旁母亲的手，母亲早已泪盈于睫。

庄子畅愈加汗颜，如坐针毡。

尽管难堪，奶奶最终依然小心翼翼地提出：“君楚，你原

谅子畅吧，你一向懂事，也知道奶奶疼爱你⋯⋯”

奶奶用手背抹一抹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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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子畅惭愧，“真的很抱歉。”

这声迟到两年的歉意，却激不起姚君楚的任何表情。

奶奶见状，抽噎得更伤心了，她犹自记得，姚君楚是个心

软的女人。

眼泪攻势果然奏效。

姚君楚叹出一口气，劝道：“奶奶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原谅

他就是了。”

庄子畅暗自一惊，棘手的问题如此轻松地解决，莫非两

年中她已然想通，抑或者确实如奶奶所说，太懂事了？

奶奶大喜过望，竟禁不住得寸进尺：“你同子畅两年不

见，不如下楼到对面公园走一走、聊一聊。”

如此过分，庄子畅免不了难堪。奶奶似乎将两年前的问

题看得太过简单，一时之间三言两语即可以一笔勾销。

谁知，再次出乎他的意料，姚君楚竟轻轻颔首应允，俨然

出去“走一走”的对象是她多年的知己好友。然而，实际上，

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仇人。庄子畅无法想象她一点儿

都不怨恨自己。

他们下楼，步行至公园。一路上两人皆不发一词。他始

终走在她左侧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。自背后凝视，她依旧削

瘦高挑，但相较两年前，气质上成熟、自信许多。一头乌黑柔

顺长发垂至腰间，原来，剪去长发并不是每个失恋女人的习

惯。

对于眼前的情景，他兀自宛若身处梦境一般。

他不是全无揣测过他们的未来，当然未来无非两种：重

逢或永不相见。后者，他一直笃信得多一些。至于重逢，他

估计在十年之后，双方都已成家，夫妻携子，也许匆匆一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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仓促地收拾一脸愕然，并不相认，擦肩而过。

而今，这一番平静的场面，更似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征

兆。

公园一隅幽暗处，姚君楚率先驻足。

“奶奶说‘走一走’，已经走过，至于‘聊一聊’，我看没有

必要，到此为止最好。”她木着脸，漠然地转身准备回去。

他伸手轻轻抓住她靠近自己身体的胳膊。

“君楚，我知道你仍然在生气。”

“怎么，庄律师准备指控我无理取闹？”她冷淡地问。

“匆匆两年，君楚，两年过后你依然不愿听我解释？”他

有点儿着急。

“无须再说。”她蹙着眉，坚决地回答。

“不，你得听我解释，至少给我个机会⋯⋯”

她用唇堵住他的解释。他感觉到她小巧灵活的舌尖舔

舐着他的唇，他将她朝自己怀里揽得更近一些。她的舌碰触

着他的舌，徐徐地，暧昧不明地。

剧痛猛烈得如遭电击一般。他下意识用力推开她，但已

经太迟，一股腥味涌上来，他拭去嘴角的血迹，疼痛令他说不

出话来，唯有怒视着她。

她的脸上一副鄙夷的神情，冷笑道：“疼吗？你终于知

道疼痛的感觉。可惜，疼不过两年来我内心痛楚的百万分之

一。”

她还是报复了。她怎么可能没有怨怼，没有恨意？是他

太大意。不过，她的复仇方式确实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他凝望她悻悻然的背影渐行渐远投入更深沉的黑暗之

中直至消失不见。她用几乎咬断他舌头的力气宣泄内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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愤恨，全心全意只希望他疼痛，如此可怕的复仇欲，令他悚然

而惊。

圆

庄子畅狼狈不堪地回到家，透过薄薄的雾气站在露台上

遥望，手中拿着一杯加了许多冰的水。舌上仍旧火辣辣地

痛，满嘴血腥味令他再次狠狠地喝一口冰水。用冰镇痛是她

教他的，如今却用在她给他的伤口上。

雾气逐渐加重，笼罩在他四周，目光所及之处，偶尔几点

零星灯光。恍惚中，他自浓雾间望见姚君楚颓丧的身影，身

披白纱，神色惶恐而茫然，站在偌大礼堂的最前排，目光不敢

落在任何一个观礼来宾的脸庞上，低垂着头窘迫而歉疚地轻

声道：“对不起各位，请回吧，新郎不见了。”

随后，在众人一片错愕的惊叹声中，她缓缓朝礼堂门口

走去，越走越快，直至最后飞奔而出。

后来奶奶向他描述那日的情形时说，当大伙儿找到她，

她已穿着婚纱在街道旁游荡了近三个小时。她的母亲拉住

她，她先是挣扎一下，但很快颓唐下去，不再反抗。问她要去

哪里？开始，她说自己在找新郎，后来她又哀哀地说找不到，

但自始至终未掉一滴眼泪。她目光呆滞，疲惫不堪，那副模

样不必说是在场的人，仅仅是他在心里想象一二都倍感心

酸。

她的恨是应该的。

她怎能不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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恨，有时亦是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。

三天后，她留了封信，离家出走。

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去向，三两个月才打个电话报

平安，却依旧隐瞒自己身在何处。

两年前她去向何处，两年后她自何处来，对每个人都是

个谜。

舌上的伤口犹自汩汩渗出血水，他却领悟到，自己还是

爱着这个女人。他不敢奢望她即刻宽宥自己，可她终究是回

来了，并且不是在十年之后，回来了至少代表他有机会再做

些努力。

猿

翌日晌午，庄子畅和杨恩立一道用午膳。双手交叠于胸

前，目不转睛地瞪着坐在对面吃得津津有味的杨恩立，庄子

畅禁不住连连嗟叹。不得已，杨恩立放下筷子，顾及一下他

的感受。

“再帮你叫一碗汤，好不好？”

他摇了摇头，口齿不甚清晰地回答：“不可能三餐都只

喝汤。”

杨恩立一忖：“那么，目前唯有一种办法。”

他扬扬眉毛示意杨恩立快说。

“去医院打葡萄糖吊瓶，就连汤都可以不用喝。”

庄子畅白了他一眼。

“可怕。”杨恩立迭声说，“她恨你几乎到深恶痛绝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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